
第一桶“金”
田园小路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六站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 刘钰

上午，原本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的教室，被老师的一

句话打破了宁静：“今天下午，我们就来揭开这神秘大奖的

面纱！”同学们立刻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在下面窃窃私

语起来：“神秘大奖究竟会是什么呢？一本有趣的书？还是

一个珍贵的积分币？”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我们都像一群欢快的小鹿，满怀

期待地冲进教室。语文老师面带微笑，轻轻推开教室门，双

手提着两个鼓囊囊的大袋子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了

课桌上。

我好奇地凑过去仔细一瞧，呀！竟然是6瓶洗洁精和4

瓶洗手液。咦，这算什么神秘？这算什么大奖？这跟我们学

生有什么关系？完全提不起我们的兴趣……同学们顿时炸

开了锅，有的同学直接质问老师：“为什么不是好吃的呀？”

老师说，这份奖励是让同学们带回家的，跟家人一起分

享，要是吃的或者书本，家人就无法分享了。老师还微笑着

说：“这可是你们的第一桶‘金’哦。”

有道理。至少，拿到奖品的同学可以有炫耀的资本啦。

接着，老师开始念成绩前10名的同学，叽叽喳喳的教室

立即安静下来，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大家都竖起耳朵，仔

细聆听着谁能得到这一桶“金”。我的心就像一只调皮的小

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紧张极了。就在我紧张得手心

冒汗的时候，老师念到了我的名字。那一刻，原本紧皱的眉

头一下子舒展开来，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兴奋地站

起身，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上讲台，双手从老师手中郑重地接

过我的奖品。

那天我回家的脚步变得格外轻松，仿佛踩在云朵上一样。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从书包里拿出我的第一桶“金”。

妈妈瞪大了眼睛，用欢快的语调说道：“呀！小路这么棒，以

后我刷锅洗碗，就用你的这一桶‘金’啦！”说完，妈妈还紧紧

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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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唱秦腔吗？不唱。你看秦腔

吗？不看。你知道安万吗？知道。

事情就这么奇怪，我一个初中

生都知道安万。

安万的脸因病变而留下了印

记，毁容了，很可怕。但他并未自

暴自弃，而是一路披荆斩棘，靠吼

秦腔赢得了尊重。

因为毁容，儿时的他没有玩

伴。9岁时，舅爷给他画脸谱，大家

突然发现，脸谱可以遮盖安万脸上

的缺陷。从此，安万就一发不可收

拾地迷上了秦腔……长大后，安万

办了一个秦腔剧团。

《兴汉图》是安万的拿手好戏，

讲述的是西汉大将吴汉大义凛然

杀王莽扶汉室的故事。

以前的《兴汉图》是部烂戏，没

什么看头，安万演一次改一次。为

了一句精彩的唱腔，他将自己关在

屋子里，对着镜子不断地练习，直

到声音嘶哑，眼眶红了……

安万来中宁演出那次，台下座

无虚席。安万身着丧服，脸上的油

彩遮住了他原本的样子。“想老娘，

念贤妻，肝肠寸断……”秦腔被他吼

出来，台下的人不由得红了眼眶。

一位老者、一个小姑娘也随他齐唱：

“风卷残叶遍地寒，三军忙将我将白

旗卷。有天下来无天下，转面我把

幼主怨，你不该只身上潼关……”

安万的秦腔爆火后，许多年轻

人慕名而来，就为听他的《兴汉

图》。在安万的秦腔剧团里，还有

许多00后，他们都热爱秦腔，都想

到舞台上实践它、传承它……

大人们总说：“秦腔死不了，秦

腔不会死，秦腔不能死。”我原本不

理解，通过安万，我明白了。

我虽然没见过“八百里秦川土

飞扬，三万人齐声吼秦腔”的壮观场

面，但通过安万，我深信不疑。

我的书法老师40岁才踏上了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的旅程，与比

他年轻一半的同学挤在一间宿

舍。他当然要面临“都 40 岁了还

上什么研究生”之类的杂音，但他

没有退步，一律回复说：“哪怕满头

白发，也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够犟！够牛！

他的手满是老茧和伤口。老

茧是每天握笔8小时写字所致，伤

口则是临印时，篆刻刀留下的。

临一方印，需用青田石，需过

三道关口。

首先在青绿的青田石上涂层薄

墨，起手要慢，要稳，要柔声细语地打开

石头的第一道门。如果角度不合适，还

要进行细致的调整。一番轻雕后，满是

黑墨的石面上终于有了刀尖刮出的缕

缕白色，吹去石粉，开始刀与石的真正

碰撞。刀角直竖，刀刃将打开青田石的

第二道门。左横出，右竖进，清脆的声

音刺耳。每当此时，他总会感慨一句：

“还是青田石的石质好！你们听这声

音！”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字形容，那

就是“爽”，因为速度和力道都上来

了。第三关则是修边微调。边也是

印的一部分，既要让边与内容形成最

大的包裹性，还要富于变化。

至此，一方桀骜不驯的青田石

才会彻底变成一方印，才会成为一

件艺术品。当然，若是赠人的印，活

儿还得更细致，还要花更多时间。

老师已经拿到了满墙证书，但

他从不自傲。每次讲到书法名家时，

总是突然仰头望天，感慨一句：“他为

什么那么有天赋呢！”天啊，他面对的

是王羲之、赵孟頫之类的大家哟。有

时我都觉得他好天真，怎么敢奢望与

王赵二人同行呢？但他似乎就是那

么要求自己的，就是那么犟。

槐树叶筛下橘色夕阳，风里裹着微凉，熟悉的“ba ba”声

又飘来——邻居奶奶提着小马扎，朝老槐树下走，藏青布衫

的衣角轻扬，黑发里的银丝在夕阳下闪着光。

她是姑姑的婆婆，70多岁，脸上的皱纹像被岁月摩挲

过的纸，背微驼却始终挺直肩膀。小时候一场高烧让她

成了聋哑人，可每天傍晚，她都是乘凉人群里的“活宝”。

坐在小马扎上，她双手飞快打手语，指节泛着浅红，眼睛

亮晶晶地望着人，还会跟着“ba ba”附和。谁讲了趣事，她

就拍着大腿，模仿鸭子摇摆走路，银发丝晃来晃去，惹得

大家笑作一团。

有回我在楼下跳绳，她轻轻拉我衣角，“ba ba”地催着往

她家走。原来她要拿孙女的粉色跳绳和我比赛。站定后，

她攥紧绳柄，脚尖点地，膝盖微弯，像个准备起跑的小姑

娘。“开始”声落，她蹦跳起来，偶尔被绳子绊到也立刻调整，

笑声清脆。我跟着加快速度，两个身影在夕阳下晃着，风里

满是快活。

以前我常去她家练琴。那天刚坐下，她就端来温牛奶，

小心捏着杯壁塞给我，还拍着我手背示意“先喝”。练《小奏

鸣曲》时，五线谱像缠在一起的线团，我练得磕绊，便玩起

“石头剪刀布”。忽然，带着肥皂香的身影站在身后，奶奶皱

着眉，“ba ba”声高了些，攥拳举过头顶，又指着琴键上的错

音——好像是在说“别放弃”。我脸红着抠紧衣角，重新坐

直。她坐在旁侧小凳上，轻拍我手背。不到一小时，我竟能

流畅弹奏，回头时，发现她眼里的光比琴键还亮。

如今路过老槐树，我总想起她的笑。这位像小太阳的

奶奶，用手语传递温暖，用童真点亮日子。有她做邻居，是

我的幸运，更让我懂了：真正的阳光，藏在积极生活的心里。

吼秦腔的安万
孔德权中宁二中九年级
指导老师 虎世刚

倔强的书法老师
韩爽 银川市阅海中学九年级
指导老师樊春燕

用手语传递温暖
马阳芹 中宁县北滩完小六年级
指导老师田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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